
并非所有的记忆都注定会在时光中消逝，那些熔铸了人类崇高品

质和高尚精神的记忆一旦被唤醒，必将升华成一种力量，引领我们一

路前行。

——题记

红色驼行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镇是由青进藏的门户之地，1951 年 8

月，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由三千多名解放军战士和驼工组成的西北进

藏部队独立支队集结香日德，开始了向雪域高原的艰难跋涉。

上篇 挺进西藏

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骆驼是驮载能力最强的运输工具。柴达

木盆地养殖骆驼的历史虽然悠久，可是骆驼储量很少。为了解决解放

西藏的运输问题，独立支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驼源，他们最终将

目光聚焦在了甘肃省民勤县。

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飘扬

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的民勤县，东、北、西三方分别与腾格里和

巴丹吉林沙漠相连，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民勤人自古便有饲养骆驼

的习惯，由此也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驼工。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柴达木盆地大部分地区都是无人区，为了尽快

抵达西藏，独立支队选择沿着唐蕃古道的旧迹向西藏挺进。



时逢盛夏，唐蕃古道必经的黄河源区的沼泽全部融化，大大小小

的沼泽变成了一个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淖，这种路况下，独立支队一

天最多只能前进 40里。

随后，独立支队又翻越巴颜喀拉山，进入通天河流域。此时的通

天河正值洪水期，独立支队依靠从兰州带来的简陋的羊皮筏子，耗时

半个月，载渡 11次，才将人员、物资运抵对岸。

回望那段历程，时任独立支队政委的慕生忠将军深有感触地说：

“此生我再也不愿走这条路了。”

1951 年 12月，独立支队终于克服艰难险阻抵达拉萨，让五星红

旗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再次进藏

返青不久，独立支队又接到再次进藏的任务。

1951 年底，西北局从甘肃民勤、内蒙古阿拉善等地购买了 1 万

多峰骆驼，招募数百名驼工进藏。

从香日德到拉萨，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路程，进藏部队除了要面临

严酷环境和恶劣气候的考验，还要时时提防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骚扰偷

袭。

当年有两条进藏的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由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

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进藏；另一条是翻越昆仑山，绕道曲麻莱进入西

藏。由格尔木进藏的路虽然相对容易，可路上常有马匪出没，很不安

全，西北军事委员会决定舍易取难绕道曲麻莱。



高原行军，考验的是人的勇气，铸炼的是人的意志。

进藏部队刚刚进入昆仑山区便遇上了大雪，荒原上很难找到避风

的地方，骆驼们只能趴卧在冰雪中过夜，早晨醒来骆驼的腹部便被牢

牢地冻在了冰面上，为了不影响赶路，第二天，驼工们只好用木杠将

骆驼一峰峰地撬起，结果骆驼腹部的绒毛被生生拔下，粘在了冰面上。

大雪掩埋了草场，吃不上草料的骆驼变得疯狂起来，它们互相撕

扯着皮毛充饥……

完成任务后，驼工们来不及休整便踏上了归途，此时，骆驼的体

能消耗已经达到极点,归途中每天都有大量骆驼死亡，翻越唐古拉山

时,驼队一天就损失了一千多峰骆驼。

进藏时，通天河正值冰封时节，返程时，通天河已是冰雪消融，

为了保护珍贵的骆驼，驼工们不得不脱去棉衣牵着骆驼过河，不少驼

工不等走到河中央就被冰块击倒,葬身河底。

驼队翻越昆仑山时遭遇马匪袭击，穷凶极恶的马匪抢走了驼队中

的三百峰壮驼和六百多名驼工的全部口粮，此后四十多天的时间里，

驼工们没吃到过一粒粮食。

有资料表明，进藏驼队从甘肃民勤等地购买的一万多峰骆驼返回

到香日德只剩下二百九十多峰，七十余顶帐篷只剩下几顶，驼工们以

顽强的毅力和无悔的付出，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临危受命，雪域运粮

1953 年春天，西藏粮荒。



刚完成进藏任务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又接到任务，紧急组建西藏运

输总队运粮进藏，西藏运输总队队部就设在香日德。

为了筹集运输力量，运输总队再次面向全国招募驼工、购买骆驼，

民勤是运输总队招募驼工最多的地方。

91 岁的李得瑜老人是我们所知的唯一健在的参加过运粮任务的

民勤驼工，1953 年 9 月 14日，他和数百名驼工一起牵着数千峰骆驼，

从民勤县西山出发，开始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征程。

“听说要进藏送粮，驼工们群情激昂，大家都知道解放军是穷人

的部队，跟着解放军干准没错。”李得瑜说。“西藏气候恶劣，往西藏

运粮凶多吉少，不少驼工家属都赶来送行，哭得厉害。”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李得瑜所在的驼队穿越扁都口进入青海，

赶到香日德与先期到达的驼队会合。

据有关部门统计，1953 年，西藏运输总队一共从甘肃、宁夏、

内蒙古等地购买了 2.8 万峰骆驼，组织了近 4000 名解放军战士和驼

工参加运粮任务。

为了确保骆驼积蓄足够的体能，李得瑜所在的驼队到达德令哈后，

按照要求，给所有的骆驼灌饱了菜籽油和胡麻油，部队还给每个驼工

发放了几只驼鞋。

“骆驼长时间走路，蹄子就会磨烂，虽然临行前驼队给每峰骆驼

都烫了掌，可时间一长，骆驼蹄子照烂不误，伤口被石头一硌，被草

窠一扎，疼得骆驼走不动路，只能穿驼鞋，后来，连驼鞋也磨破了，

骆驼只能干忍着。”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李得瑜的眼中忍不住泛起



隐隐泪光。

驼工们将骆驼称为“哑巴兄弟”，1953 年 11 月 13日，李得瑜和

驼工们牵着“哑巴兄弟”从香日德出发了。

“每峰骆驼驮着 150 公斤粮食，每个驼工牵六七峰骆驼，部队规

定，每天至少要赶五六十里的路。”李得瑜说。

没想到，驼队刚走出香日德就遇上了麻烦。原来，从香日德到拉

萨之间根本没有路，起初驼队还能依靠进藏商队留下的牲畜蹄印辨识

方向，后来荒原上连这样的蹄印也没有了。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

慕生忠将军鼓励驼工说，蹄印没有了，咱们就找骆驼粪，那些风干了

的骆驼粪和骆驼尸体就是我们的路标，所以驼工们就编了这样的顺口

溜: “进藏不用愁，骆驼骨头当路标。”正是凭借着这股子韧劲，李

得瑜和驼工们牵着“哑巴兄弟”穿越浩茫戈壁，跨过荒凉盐泽，来到

了昆仑山下。

当驼队走到昆仑山下时，有一峰骆驼因为水土不服永远倒在了冰

雪中，这是运粮队出发后死亡的第一峰骆驼。

慕生忠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了死驼旁，他俯下身子,轻轻地

合上骆驼的眼睛。将军说：“无言的战友死了，我们要给它找个安身

处。”驼工们就把自己扎帐篷的地方腾出来安葬了那峰骆驼。下葬前,

慕生忠将军发现骆驼的前腿有处伤口，便嘱咐卫生员给它包扎好,不

能让它带着伤走远路。卫生员就用纱布给骆驼包扎，一层又一层……

“海拔越来越高，骆驼一峰峰地倒下了，骆驼知道自己活不了多

久了，就跪在地上，眼里直流泪。”李得瑜说。



运粮队进入唐古拉山区后，气候变得更加恶劣，冰雪覆盖了荒原，

驼队临行前带的粮草很快就吃完了，因为缺少草料，骆驼的死亡率越

来越高，为了将粮食一粒不少地运抵西藏，驼工们只能狠心将死去骆

驼背上的粮食分摊给活着的骆驼。“看着骆驼东倒西歪的样子，我心

疼得心尖尖上淌血哩。”七十年后，提起这段往事，李得瑜忍不住抽

噎起来。

部队离香日德越来越远，驼工断粮的事情常有发生。

“驼工们都知道，驼背上驮的就是粮食，可那是给解放军救命的，

就是饿死也不能动那些粮食，运粮队到了西藏，没损失一粒粮食。”

李得瑜说。

1953 年，西藏运输总队共向西藏运粮 400 万斤，每运 5 袋面粉

就要牺牲一峰骆驼，运粮队每前进 500 米，身后就会留下七八峰骆驼

遗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共有 8 万峰壮驼，竟有 7万峰倒毙在

了三次进藏的路上。

因为严重缺粮，加之高原反应，有些体弱的驼工将生命永远地留

在了雪域高原。

放下驼缰修公路

运粮进藏的代价之高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修建青藏公路势在必行。

1954 年 5 月 9 日，慕生忠将军决定将西藏运输总队调整下来的

24名干部、部分战士和 1200名驼工,编为 6个工程队开始修建青藏公

路，刚刚从西藏返回青海的李得瑜也接到了修建青藏公路的通知。



“我的中队长叫冯国新，他对我说，进藏的路那么难走，只有把

路修通了，驼工才不会遭罪，我听着有道理，就决定留下来，大部分

民勤驼工都留了下来。”李得瑜说。

1954 年 5月 11日,青藏公路在昆仑山下的艾芨里沟开工。

因为条件落后，留在青海的驼工使用的工具只有洋镐、铁锹。

“遇到岩石多、地面硬的地方，挥镐时手掌都被震裂了，可是整

个人都累麻木了，流了很多血，都感觉不到疼。”李得瑜说。

筑路大军每天施工的时间往往超过十个小时。

“路修到风火山时，我遇见几个同乡，那时我穿得破破烂烂，很

多天没理头发，没洗脸了，看到我后，那几个同乡问了句，你咋成这

样了，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了，可当时所有的驼工都一样，都吃了不

少苦。”

当公路修到了雁石坪，一名驼工因为想家而失声痛哭，慕生忠将

军感同身受，便将这片无名的荒原以这名驼工故乡的名字——雁石坪

命名；

当公路修到雁石坪下的另一片荒原时，一名韩姓驼工因为高原缺

氧牺牲了，慕生忠将军便将这片荒原命名为韩滩……

青藏公路上这些饱含深情的地名，是亘古的高原为驼工立下的永

恒的丰碑。

1954 年 12 月 15 日下午两点,筑路大军用了 7 个月零 4 天终于修

通了青藏公路全长 1200 公里的路段。号称“天路”的青藏公路穿越

了 25 座雪山和数百条河流，由驼工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筑路大军，



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当时用最快速度、

最低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

下篇 决战荒原

86 岁的民勤驼工姚明宗退休后住在青海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

有限公司院内职工住宅楼内的一间单元房中，可他每天都要回老家坐

一坐。姚明宗的老家是一间修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土坯房，木质的

门窗斑驳开裂，裸露的椽梁扭曲变形，可就是这样的老房子，珍藏了

姚明宗和整整一代驼工的记忆。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 年 2月 24日，中央批准撤销西藏运输总队，完成筑路任务

的 700 多名驼工和 7444 峰骆驼转业地方，于当年 6 月创办了国营青

海柴达木骆驼场，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国营驼场。

“西藏运输总队副队长张子林脱下军装，成为骆驼场的第一任场

长。”青海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珠说。

当时的骆驼场管辖着东到茶卡，西到新疆阿拉尔，北到大柴旦，

南到香日德方圆 2000 平方公里的草场，总场没过多久就从香日德迁

到莫河，因为这个缘故，柴达木骆驼场一直被俗称为莫河驼场。

新中国成立前，莫河驼场的所在地原有一个茶卡骆驼选育场，选

育场的骆驼主要负责茶卡盐湖食盐外运。茶卡骆驼选育场的条件十分

简陋。



为了在莫河扎下根，苦中作乐的驼工在荒原深处的小河边开挖窑

洞，创办了莫河驼场的第一个定居点。

小河是一条季节河，冬季的草原上，裸露的河床枯寂萧索，小河

两岸，一孔孔窑洞述说着一个时代的艰辛，也述说着第一代莫河人创

业的激情。

“驼场当年主要担负省内物资的运输任务。”韦海珠说。

我们找到了一份 1964 年柴达木骆驼场运送物资的清单，从这份

清单中，我们依稀能感受得到莫河驼场曾经为柴达木开发做出的贡献。

这一年，柴达木骆驼场 1400 余峰骆驼向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运

送物资总量达到 1470余万斤；

这一年，莫河驼场 300 余峰骆驼参与了海西部分地区的抗雪救灾

工作；

这一年，莫河驼场 200峰骆驼支援了青海草原勘测工作；

这一年，莫河驼场 100 余峰骆驼为乌兰县各建设单位运输木料

400 立方米；这一年，激情澎湃，热血如歌…… 1955 年，姚明宗由

甘肃民勤招工来到莫河驼场时只有 20岁。“到了骆驼场，我才认识了

李得瑜、唐刚年，听他们讲了很多当年往西藏运粮和修建青藏公路的

故事，内心十分感动，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姚明宗说。

1955 年，上千名地质队员被派进柴达木盆地，开始地质勘探，

骆驼是地质队依赖的交通工具，姚明宗和民勤驼工开始了新时代的远

征。

“1955 年到 1959 年，是柴达木开发的高峰期，短短四年的时间



里，莫河驼场先后派出 4000 峰骆驼，为地勘单位拉运人员和物资，

正是莫河驼场驼工们的奉献和付出，才创造了柴达木开拓史上的辉煌

一页，驼工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角角落落。”韦海珠说。

莫河驼场历史博物馆珍藏着十余封首批进驻柴达木盆地的地勘

部门向莫河驼场申请骆驼的信函，见证莫河驼场对柴达木开发的贡献。

“有一次我们牵着骆驼给地勘队送物资，途中经过一条河，河水

很大，没办法，驼工们便在身上捆上绳子，先游过河，再把骆驼一峰

峰牵过去，只有人先过去了，才敢让骆驼过去，骆驼是国家的财产，

不能有半点闪失。”姚明宗说。“我们这代驼工岁数大了，腿脚大多有

病，都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驼工精神被莫河人传承发扬，他们在草原深处创造了新时代的辉

煌。

在莫河驼场写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我们找到这样一组数据：

1962年，莫河驼场人均为国家创造利润 18.8元；1963 年，莫河驼场

人均为国家创造利润达到 417.4 元，到了 1964 年，在驼运任务骤减

的情况下，莫河驼场人均为国家创造利润仍然达到了 56 元……新时

期的莫河驼场，更是走上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豪迈之路。

文物见证红色莫河

2018 年的一天，莫河驼场在清理一间坍塌了的库房时，意外发

现几箱珍贵档案，其中一个箱子里，珍藏着一张 1951 年绘制的进藏

路线图和三张 1953 年绘制的三次进藏路线图。



“1953 年绘制的地图是研究解放军进藏的珍贵史料。”莫河驼场

历史博物馆张存虎馆长说。

与地图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二次进藏采购清单等一批珍贵文物。

尘封的记忆被再次唤醒，莫河人意识到这批文物的价值，一场征

集文物的活动在莫河驼场展开。

一位老驼工的后代送来了 1951 年他的父亲随军解放西藏时带到

拉萨的国旗。

“这面国旗是第一次飘扬在青藏高原的众多国旗中的一面。”张

存虎说。

另一位驼工后代送来了一只 1951 年驼工进藏时头驼悬挂的驼铃。

“骆驼有跟着头驼走的习性，只要能听到驼铃声，即便是刮风下

雨看不到路况，驼队也不会走散，如今这只驼铃已成为了驼工精神的

象征。”韦海珠说。

莫河驼场还发现了一辆带有刹车装置的木车，老驼工回忆，这辆

木车是修建青藏公路前夕，彭德怀元帅特批在兰州制作的，它曾伴随

着青藏公路西藏运输总队的先遣队，完成了对青藏公路的勘测。

老驼工杨春芳的后代，特意送来了一张老人与慕生忠将军的合影。

老人曾在 1951年和 1953 年先后两次进藏。

上世纪 90 年代，退休后的杨春芳去兰州看望慕生忠将军，为老

领导送去了莫河驼场全体职工的问候，慕生忠将军亲切勉励驼场职工

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与杨春芳合影留念。

在回溯莫河驼场的风雨历程时，莫河人发现，红色的基因，在莫



河，熠熠生辉。

据了解，创建了青海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双树村党支部的胡成海

于 1963年 6月到 1975 年 5月期间，曾在莫河驼场驼二队担任队长。

1966 年，跟随王震部队由新入藏的原阿里专员公署第一任专员、

西藏自治区原农牧厅厅长、青海籍党员土化瑛来到莫河驼场，担任副

场长；

他们是驼工精神的弘扬者，更是新时期莫河精神的塑造者。

据统计，目前莫河驼场已发现驼工窑洞、早期青藏公路等多处红

色遗址和一百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3件，二级文物 6 件，

一般文物 6件，是目前省内乃至国内收集保存与进藏驼工有关文物最

多的单位之一。

尾声

今天的莫河驼场，老一代驼工种下的白杨已蔚然成林，驼场一排

排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驼工宿舍和高大的礼堂被人们特意保

留了下来，古旧的建筑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也见证着莫河人光荣的历

史。因为莫河驼场的大部分职工都来自民勤，民勤话至今仍是莫河驼

场的“官话”，淳朴的乡音，饱含着民勤驼工离乡背井奉献高原的艰

辛。

“今天的我们缅怀父辈创业的历程，既是表达对驼工精神的敬仰，

更是要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坚定未来发展的信心。”韦海珠说。莫河

驼场虽然几经易名，可驼工精神被一代代莫河人继承发扬，鲜活如昨。



精神的旗帜

举凡伟大的事业，必有坚定的信念做基石，必有强韧的精神为引

领，也必需要以不屈的意志做保障，要用无私的奉献去实践。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高寒的气候、复杂的地形、

恶劣的环境、漫长的征途是大自然为进藏驼工设置的重重障碍和严峻

挑战。

史籍显示，从 1951年到 1954年，数千名驼工不仅完成了三次进

藏的重任，还成为了青藏公路修建的主力军，在高原之巅创造了令世

人震撼的奇迹。

资料表明，上世纪 50 年代初，全国共有八万峰壮驼，有七万峰

倒毙在了三次进藏的路上；1953 年，驼工一共向西藏运粮四百万斤，

驼工们每运送五袋面粉，就要损失一峰骆驼，牺牲在运粮路上的驼工，

更是数以百计，其状可感，其情当歌！

记忆佐证，数千名驼工，不仅完成了运送物资的历史任务，还实

现了一种精神的塑造。一名驼工在日记中写道：“跟党走，听党话，

誓把粮食运到西藏。”正是凭借这样的信念，远征西藏的驼工化冰雪

为力量，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让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

1955 年，进藏驼工转业莫河驼场，他们来不及掸去肩头的风霜，

缓一下疲惫的身躯，便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中。

从 1955 年到 1959 年，莫河驼场协助地勘单位完成了对柴达木盆

地的勘探。随后，他们奔赴荒原，开荒种田，用汗水浇灌希望，将热



血抛洒未来，有效缓解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困境，完成了柴达木

精神的时代演绎。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科学务实的柴达木

精神是青海人民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贞的真实体现，是青海人民

对时代诉求的深情回应，是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积淀。

对党的忠贞是我们的事业一往无前的保障，事实证明，只有保有

这样的忠贞，我们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只有坚定这样的忠

贞，时代的风云中，我们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各样的考验。

柴达木精神更是“五个特别”精神和新青海精神的凝聚和展现。

严酷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不仅让羸弱显形，更能铸炼

勇者的意志。高原不老，青海常青，每一位奉献高原的勇者，都有奋

发的勇气和创业的意志，都是“五个特别”精神和新青海精神的坚定

践行者。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

们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时空，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光辉指引。

继往开来，不负时代。今天的我们追寻驼工精神，重温驼工精神，

就是想从这种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永将铭记，岁月已然证明，驼工精神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青

藏高原创造的伟大的精神财富，是飘扬在高原上空的一面红色的旗帜。


